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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在这个节目中
吵了 15年相骂

这期的采访对象不难找。
在上海，没看过这个节目的，
是少数派。一

网传上海滩有“四大悲剧”。
比起“回家发现宣克炅站在家门口”，

“打开电视看到家人坐在柏阿姨旁边”的瞬
间惊吓肯定要小一点，但长期影响力更大。
当事人一旦决定上节目，就必须直面鸡

飞狗跳的家务事第二天变成街知巷闻的八
卦话题的可能性。
有些人物或语录甚至会作为一种亚文

化元素，在上海市民的脑内持久存在。
比方讲，现在提一句“暴烈儿子为哪

般”，很多人脑海里就会自动浮现出那张面
孔，甚至直接在微信里祭出表情包……
2008年，节目创办伊始，总导演尹庆一曾

担心过节目的收视率。毕竟，它所播放的18:
30这个时间段，正好和新闻节目“硬杠”。
的确如最初预料的，刚开始几期节目收

视率波澜不惊。但两个月以后，收视率一路
走高，很多期超过了黄金档的同类型节目。
因为上海人反应过来了，电视剧哪有这

好看。
收视率最高的时候，超过 10%，也就是

说，拥有 2500 万人口的上海，有 250 万人
在电视机前看一个家庭吵相骂。还不包括，
第二天在同事、亲戚、邻居等交际圈的“人
肉传播”。
开播了 15 年，《新老娘舅》可以说是

上海人的集体记忆。
即使自己不看，也会有人拖着你看。
在 00 后群体中提到《新老娘舅》，他

们居然会炸锅。
“看过的呀，小辰光爷爷奶奶一直看

的。”“吃饱夜饭看电视，听老娘舅讲故事
（串台了哈， 这是 《阿庆讲故事 》 的 slo鄄
gan）。”
上海作家程乃珊曾有过无奈：“我们家

保姆每天看完《新老娘舅》才肯做饭,我们
全家也跟她一起成了粉丝。”
王琳（化名）在 2015 年义务做过《新

老娘舅》节目的“宣发”。那时她辞职在家
待产，每天一边吃饭一边看节目 ，看完之后
还要用自己的语言梳理一遍当天的剧情，表
达个人观点，在微信朋友圈发“小作文”。
“由于文字过于酣畅，常常被朋友截屏

转发，有人看了转发后来加我微信，就为了
能在我朋友圈看到‘文字直播’。”
“因为这个‘荒谬’的原因我认识了几

个新朋友，有的成了我生活中的好朋友，这
些年我们对所有事情的观感几乎都是一致
的———毕竟是经受了《新老娘舅》引发的三
观一致性的考验的。”
王琳开玩笑说，如果要评选那种很厉害

的观众，她大概可以达到让节目组交四金的
程度。
达不到的。
尹庆一介绍，节目组办观众见面会的时

候，有的观众忠实到，不仅每期节目都看，还
会每期拍一张照片，收集成大大的相册。

二

上海人为啥噶欢喜看人吵相骂？
“人就欢喜看八卦”是个通用理由，但

还不是全部。
尹庆一思考过原因：“阿拉这只节目真

实反映了老百姓当下生活的一个横截面。”

上海人的真实生活，有豪宅高楼，有网红
街网红店，有跑车奢侈品，也有天井晒台小房
间三层阁，每一个横截面都只是部分的真实。
纪录片制作人王小龙曾在采访中说：

“光拍高楼大厦，那是炫富。我认为上海都
在两层楼以下。”
这里的“两层楼以下”当然是个概念，

他认为“纪录片不能无视一个生命的存在，
不管他是怎么样的存在方式，多么屈辱和低
微”。
尹庆一觉得，《新老娘舅》是谈话版的纪

录片，里面充满了上海老百姓真实的矛盾。
我们一直很好奇，真的有那么多人愿意

上节目，把“家丑”在整个上海滩面前层层
剥开吗？
其实节目组接到的电话从来没停过。
“就像牙疼一样，你不去解决，就会一

直疼。如果吵架的对象一直找你吵，影响你
平日的生活、身体、心情，总归要解决。”
“问题是，去法院打官司的成本太高，而

且有些问题不是法院受理的范围，我们这个
节目就填补了这个空白。老百姓有需求。”
那些最终决定出镜的节目嘉宾，也许是

怀着一种“来都来了”的心态，在镜头前都
很投入很放得开。
鸡零狗碎、鸡毛蒜皮堆积成的澎湃的怨

怼，百万巨款、大小房产割开的家庭裂痕，在
这里终于得以释放，甚至当场得到具有法律
效应的纾解，整个过程被充分呈现，让同为
普通老百姓的观众们高频共鸣。
钟耳（化名）就曾经亲眼见证过“邻居

上了节目”这样的事。
“小时候有个蛮要好的邻居阿姨，她女

儿高挑漂亮，做模特的，是阿姨的骄傲。过了
几年那个姐姐去了日本，嫁了有钱人。再后
来，阿姨和她老公搬走了，说是女儿回上海
生活，他们搬去帮忙照顾外孙，从此跟我们
断了联系。“
“最后一次看到她，就是在《新老娘

舅》节目里，他们全家都戴着墨镜，阿姨叔
叔在控诉女儿嫁了假豪门，还要他们退休工
资贴补……”
看到节目的时候，钟耳全家震惊了，她爸

妈走到离电视机很近的地方仔细看：“是伊拉
伐？戴了墨镜也认得出的！声音像的呀！”
当时还当“八卦”看的钟耳，现在多了

很多理解，“没有足够的困窘和无奈，阿姨
他们怎么会上电视？”

三

围观别人在电视里吵相骂，有点像在照
哈哈镜，镜像再扭曲再疯狂，我们也能从中
辨识出生活的大概模样。
上海人为啥吵相骂，也完全不难想象：

夫妻关系、子女教育、老人赡养、兄弟姐妹房
产纠纷、遗产继承……
很多矛盾与上海人的生存环境有关。
石库门房子中，兄弟两房生活在一个屋

檐下，灶披间合用。你家这里多放了一个橱，
我家多放了一个牙刷杯，都是吵架的内容。
划好三八线后，依然有矛盾。一家灶上

烧了锅罗宋汤，烧好觉得上面飘了一层不明
物质，怀疑是对方倒东西进去了。另一家说，
自己的牙膏上被戳了两个洞眼，认为是对方
恶作剧。
“这些都是节目真事哦。”尹庆一强调

道，“可能外地观众看了不能理解，但没体
会过上海‘蜗居’，就不能想像这些矛盾。”
他要求，所有编导、主持人，可以不是在

上海出生长大，但起码要在石库门房子住 3
个月。
“不知道什么是上海普通老百姓的生

活，做不好这个节目。如果你连亭子间、晒
台都不晓得，上节目的人怎么信任你？”
矛盾也和上海的历史和城市发展的速

度有关。
上海曾有一大批知识青年，有的留在当

地没有回来，但他们的儿女回来了，1990 年
代投亲到爷爷奶奶或叔叔阿姨家之后，因为
房产或户口产生了一些矛盾。
是的，房产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上海，

谈房子，就像在英国谈天气一样。
曾经有人在 2009 年五六月间做过观

察统计，33期节目里有 24 期与房产纠纷有

关，比例将近四分之三。
近二十多年，上海城市变化很大，老房子

动迁，难免就会发生兄弟阋墙、父子反目之事，
毕竟，不是买小菜钞票，而是几十万几百万。

就算是最受“八卦”观众欢迎的家庭情
感主题的案例也有很多牵涉到了房产。
某一期节目中，男孩小金一岁半时母亲

病逝，四岁有了后妈，八岁有了继弟，从小过
着“男版灰姑娘”的生活，喝不到牛奶吃不
到鸡腿，读中专的学费父母也只肯出一年以
至于被迫辍学。
18岁时宅基地拆迁，他能独自拿一套

房，但结婚后也没法住进去———父母强迫小
夫妻跟他们一起住，却把他的房产租出去自
己收钱。
矛盾积累到小金终于跟继母对打起来，

这对老夫妻就把儿子告上了《新老娘舅》，
这期的主题看似是“长子暴力对待母亲”，
但被请出场作证的第三方（姑妈）、现场主
持人和调解员以及头脑比较清醒的观众都
知道，其实这期还是房产纠纷。

四

播到了第十五个年头，《新老娘舅》节
目也早已有了一些改变。现在它叫《新老娘
舅·我要问律师》。
其实，这里面也包含了我们的一个疑

问：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上海人还需要老娘
舅吗，还需要有一个人来“指点”我们的生
活吗？
尹庆一觉得，即使社会一直在发展，但老

娘舅这个角色不会消失，老百姓有这个需求。
只是老娘舅要有1.0,2.0,3.0这样的升级版。
“上海人其实老讲规矩的，相信专业，有

的矛盾只是因为不懂法，如果从法理层面给他
讲通，他就没问题了。上海人也讲实惠，如果从
节目中学到一点法律知识，他觉得就挺好，可
能自己去做老娘舅的时候就用上了。”

用律师来做“老娘舅”就出于这样的原
因。
“以前调解有时会带着老娘舅的威望，

好讲‘卖我面子’。现在动迁弄弄就是几百
万以上的，怎么卖面子？所以老娘舅需要不
断更新自己的法律知识来处理矛盾。”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价值观人生观也在

发生变化。现在，一些节目的“名言”听起来
非常不合时宜。
回过头再看那些和情感、婚姻生活有关

的节目，如果有弹幕，或许会飘满这样的留
言“这样的人，不离还留着过年吗？”
所以节目也有了变化，尹庆一说：“我

们以前的调解方式，都是劝和不劝离，但做
多了，觉得这会有很多矛盾，就像牙疼一样，
一直要留着，不要拔，是有问题的。”
牙疼每个人都会有，矛盾每个家庭也都

会有，到电视上吵相骂或许是为了最终不吵
相骂。
“如果真的能帮助百姓把日子过得更

和谐，节目组也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曾
经他们有这样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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